
“咱们小区今天供暖啦！管
道里‘哗哗’的流水声听着就叫人
心里舒坦。”楼下几位看孩子的阿
姨交流着，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
“是啊，这几天挺暖和，寒潮突袭，
还真有点受不了。厂里这暖气开
得真及时啊！”正下楼的一位大叔
也应和了一句：“秋雨润大地，企
业暖人心。我们企业就是这么给
力！”我也跟着聊了起来。“怕感
冒，小孙子好几天没洗澡了，暖气
通了，温度提上来，赶紧给他洗
洗，你看脖子黑得像车轴一样。”
“我也是刚拿出了几床被子，还没
等铺上，来暖了，一会赶紧收起
来，咱又不是诸葛亮，早知如此，
也不费这个劲。”众人七嘴八舌聊
得畅快，一个个温馨幸福的“暖”
字挂在他们的脸上，钻进他们的
心窝里。

企业根据气温变化提前给职
工供暖，而且还是免费供暖。这先
人一步的举措，引来不少人羡慕。
前几天回家，老母亲还说给两个
孩子缝制棉衣棉裤，说是赶大集
棉衣片儿都买好了。我跟妻子赶
紧劝阻，不让母亲再去费心劳力
地忙活，还有翻新的几床被子，也
盖不着了。从结婚到现在，母亲每

年天一冷就开始给孩子们打理过
冬的衣裳、被褥，拆洗缝补成了惯
例，多少年了从没有间断过。从最
快的几小时完成，到现在的需要
几天，母亲的手头慢了，眼睛也花
了，可母亲对孩子们的那份心没
有变，那份暖也没有变。有时候我
看到母亲，拾翻着针头线脑就烦，
我嫌母亲闲不住，我嫌母亲不听
我们的建议。买一件加绒卫衣也
就百八十元，可母亲总是说买的
不如自己缝制的暖和，也没有缝
制的穿上贴身。她难道不明白孩
子们对她的“烦”就是一种“爱”？
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罢了。冷落
在墙角的被子，母亲用了不知道
多少个日夜才完成。她这些无尽
的爱与暖，有时候真不被孩子们
所接受，孩子们不想看到操劳了
大半辈子的父母再无休止地忙下
去了，可父母依然如故。
“既然母亲都缝制好了，那我

们就给孩子们拿着吧，倒替着换
换。”妻子好像看出了什么。“这几
床被子也拉着吧，不是很厚，楼上
有暖气，应该能用着。”母亲也是
聪明人，看着我们没有要带的意
思，她有点急眼了。

“你们从小就穿着我缝制的

棉衣棉裤长大。咋咧？长大了还能
不认可娘的手艺了？”母亲扯开了
嗓门。“娘啊，不是的，我们从小穿
着你缝制的棉衣棉裤，吃着你烧
的面粥长大，一直很认可，打心里
就很知足，你拉扯着我们几个孩
子，也实属不易。当然，那些年，我
们家的生活水平也就只能这样，
哪还容得挑三拣四。现如今生活
好了，你也到了安享晚年的时候
了，闲下来吧，不要再去为孩子们
操心，你们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就
是我们孩子们最大的福，我们孩
子们心里才会温暖。”我解释着。
“你看现在，生活水平村里城

里差别也不是很大了，吃喝拉撒
也都达到了同一标准，你把禁锢
的思想慢慢打开，跟着时代的脚
步走，跟不上就慢点，跟得上就大
步流星，未来不光属于我们年轻
人，也属于你们老年人。你看，天
眼看着变冷，你跟俺爹收拾一下
家里的破破烂烂，一起跟着去楼
上吧，颗粒炉子、煤炭也先别动
了，楼上暖气早就开了，比这个舒
坦。”妻子也随着开了腔。

老一辈有老一辈人的思想。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他们应该能看到如今日新

月异的变化。让他们走出来，而不
是像驴拉磨那样作茧自缚，从一
而终。当然这更多的是需要孩子
们多带带父母，让他们更快更准
更容易地去接受新鲜的事物，更
好的融入新的环境、新的圈子，这
也是孩子报答父母的一种爱。身
冷想到的是家，家暖会想起爹娘。
我想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感受
吧！当然，也有好多父母会因为各
种理由，拒绝跟孩子们一起来城
里，那就多找父母谈谈心，把心里
的那份暖，用实际行动给他们，让
他们没有拒绝的理由。

暖气管道里“哗哗”的水流
声，像是艺术家弹奏的一首经典
乐曲，慰藉心灵的同时，也把一种
和 谐 幸 福 传
递。用心聆听
吧，也许会
从悠扬动
听的曲子
里延伸出
感人的故
事。

幸
福其实就
是这么简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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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深秋，卸下沉重的工
作负担后，生活一下子就变得充
裕起来，开始有了大把时间，欣
欣然享受着“归去来兮”的陶公
生活。一路之隔的白鹭湖湿地公
园，虽不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之地，却变成了我生活中
的“桃花源”。

从鸟瞰图上看，白鹭湖公园
南北长东西窄，占地 1650亩，水
面 850亩，呈葫芦状依势镶嵌其
中。在民间葫芦是吉祥物，它的
谐音福禄，寓意福气充盈，幸福
吉祥；还象征着子孙满堂、多子
多福。可见当初的设计者很是下
了一番心思的。

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样的物
华天宝，岂能错过？我每天早晚
绕湖一圈，咀嚼着这里的一草一
木。走进波光艳影，仰视着蓝天
白云，听鸟儿喃喃细语，望野鹤
湖中游弋，渐渐地揭开它的面
纱，感受那份空灵之美。

一年四季，风景迥异，我常
常沉醉其中，得四时之乐。春寒
料峭，湖面尚有一层薄冰，我看
到路边枝条缠绕的枝头，吐出柔
嫩如豆的花，不几日就迎着寒
风，嫣然绽放。那椭圆形的小黄
花，勇敢地站立在枝头，迎风斗
寒。我闻到了春的气息，也开始
走进春天里。穿着厚厚棉衣的游
客，和我一样迫不及待拍照留
念。随着迎春花的烂漫开来，就
拉开百花争艳的序幕，四、五月
份，白鹭湖完全沦陷在花的世
界，春的海洋。早上跑步，在西南
侧就会嗅到沁人心脾，淡淡的清
香。那是香槐积蓄了一夜的芬
芳，在霞光里尽情释放。我忍不
住驻足而立，贪婪吸吮，常常不
忍离去。前面不远处，一望无际
的野菊花，带着震撼的美，一团
团，一簇簇涌入眼帘。想起四年
前，三岁的外孙女身着红衣，留
下了“她在丛中笑”的稚嫩身影，
心里变得暖意融融。在湖的西南
角，一颗硕大的垂柳深入湖中，

树的周围修建起了圆形亲水平
台，高高的护栏，守卫着这棵再普
通不过的柳树了。树冠森森，柳枝
依依，在风的吹拂下，鹅黄柳条拂
动着水面，拨动着一圈圈涟漪，多
么像春意萌动，有节奏地扩散开
来。从北桥向东，就是一片高低起
伏的草坪，青翠湛蓝而且密实。每
逢看到这片草坪总想躺在草坪
上，手里拿本书，晒着太阳，甚至
再放肆地打几个滚儿，让春天读
透我，让我融化在春天里。几棵塔
松巍然屹立，不做声响，默默守护
着这片绿地。美好的景色总是短
暂的，幸福多在瞬间，白鹭湖的春
天，往往还没有好好欣赏就已经
转身悄然离去了。

夏天，炎炎烈日，如一团火，
炙烤着大地，柳树成了白鹭湖的
一道风景线。柳叶早从鹅黄变成
深绿，垂柳依依，临池清照，它用
粗壮的骨骼和深色的皮肤，护佑
着里层娇嫩湛绿的柳枝。风摆杨
柳，碧波荡漾，几处荷花飘来淡淡
幽香。柳荫下，石凳上坐满了纳凉
的人。特别是到了傍晚，月明星
稀，清风拂面，又是别有一番滋
味。我经常独自一人在夏天的夜
里，坐在小亭，什么也不想，什么
也不说，悠然自得，听着夏虫低吟
浅唱，和白鹭湖默默对视。就像一
个老友，敞开心扉，彼此进入对方
心里。我懂它，我相信，它也懂我。

等到秋风渐起，尽染黄叶，果
子挂满了枝头，苹果、石榴、无花
果，还有许许多多不认得的野果，
在秋风中摇曳。尤其是湖东侧那
一片海棠树，殷红的果子一串串
地摇动着，像喜庆的红彤彤的山
楂。特别是晚秋时分，树叶几近落
净，海棠果越发红润饱满，大有一
副“愿君多采撷”的姿态。白鹭湖
的东北角有一大片芦苇，它正是
湿地公园的特色，让我就忍不住
沉吟：“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
伊人，在水一方。”每逢白露时节，
芦苇修长的身姿随风摆动，更彰
显她的柔美与浪漫。白鹭湖的秋

天是丰满的、成熟的，没有了少女
的青涩，却多了一份稳重、妩媚，
又不失落落大方。

直到冬季的风开始攻城略
地，一路封杀，也荡尽了公园最后
一叶绿。白鹭湖似乎一下子变得
空旷起来，树木像一把把利剑，直
指苍穹。那蜿蜒的湖岸，弧度清晰
地伸展，那一个个小亭子，显得孤
单，游人寥落。偶尔空中掠过几只
喜鹊，发出清脆的鸣叫，鸣叫声又
增添了公园的宁静。公园的景色
似乎到了尽头。但我仔细观察过：
芦苇依然身躯完整，植株挺立，叶
片敛卷，穗缨昂扬，像一个老人，
满头银发，迎风摇荡，依然保持着
生命最后的尊严。记得三年前下
了一场大雪，白雪皑皑，银装素
裹，白鹭湖的冬天简直就是人间
仙境了。那些踏雪滑冰的孩子们
尽情释放着豪情与天性，贪婪地
享受冰天雪地里所带来的温暖与
惬意，直到天色擦黑才曲终人散。

有人说：水是一座城市的命
脉，有了水这座城市就活了。白鹭
湖距离我的住所不足 50米，彻头
彻尾地傍水而居。这片葫芦状的
水域，静静地躺在那里，我站在二
楼卧室的窗前，就能端详湖的模
样，我真切地感受到水是公园的
灵魂。因为有了水，花木才枝繁叶
茂，郁郁葱葱，因为有了水，才鸟
语花香。倘若没有鸟的湖就少一
份灵气，缺了一些生动。随着政府
部门加大投入和工作人员辛勤劳
作，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到了进一
步改善，有十几种禽鸟常年落户
栖息。每年入冬后，仿佛一夜之
间，湖面上游弋着成群结队的白
骨顶鸟，亦称白骨顶鸡，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这些水鸟体型肥硕，多
为黑色，其长长的喙到头部呈白
色，看外貌像鸡，走在冰面上又像
鸭，飞行时就成了妥妥的鸟儿。尤
其是它的爪子更具有特色，分瓣
爪蹼，行走时爪蹼收紧，便于提
速，一旦入水捕食，爪蹼舒展开
来，以利于快速捕获虫鱼类食物。

夜间它们便纷纷钻入芦苇荡里取
暖，春天到来时，一窝窝色彩鲜艳
的雏鸟诞生在芦苇荡里，鸟妈妈
巧夺天工，匠心独运，编制的鸟巢
透风透气不透水，让人惊叹不已。
雏鸟出生不几日，就与鸟妈妈外
出捕食。如果说这片水是公园的
灵魂，那么，这一群群白骨顶鸟就
是水面上的精灵了。到了六七月
份，正当人们趋之若鹜前来拍摄
这些可爱的鸟儿时，让人失望的
是这成片的白骨顶鸟儿一夜之间
消失殆尽，谁也不知道它们去哪
里了，但知道明年它们还会来这
里繁衍生息的。

今年初春，我有幸见到了四
只白鹭光临白鹭湖。它们体型较
大，翼翅宽长，羽毛洁白如雪，在
空中盘旋几圈，头往回收缩至肩
背处，颈向下曲成 S状，稳健地滑
翔着，降落在湖的中心岛水边，从
容地收起双翼，用长长的喙，梳理
着洁白的羽毛，边觅食边警觉着
周围的环境。从降落到觅食再到
迈开高傲的模特步，无不透出高
贵与优雅。起飞时双翼大幅度煽
动，速度越来越快。我紧紧盯望
着，一直“望断南飞雁”，不由得想
起“一行白鹭上青天”的诗句。也
就是从那天起，心里充满了喜悦
与满足，在白鹭湖终于见到心心
念念的白鹭，了却了一桩心事。

往事如烟，岁月如梭。多年前
我曾领略过瑞士日内瓦湖那迷人
的湖光山色，也曾游览过苏州的
拙政园和留园，饱览东方园林的
韵味。但从感情角度讲，它们怎么
能与我朝夕相伴的白鹭湖相比
呢？

我时常异想天开，其实也是
内心真实的念头。尤其早年读过
近代教育家、诗人于右任的诗《望
故乡》，颇受触动。诗云：葬我于高
山之上兮，望我故乡……假如我
能在百年之后，葬在白鹭湖西南
角那棵老柳树下，昼夜守望着这
泓湖水，湖水脉脉，清风徐徐，那
将是一件十分难得的幸运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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